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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方
大
都
會
上
海
的
標
誌
性
建
築
，
不
是
高
四
百
六
十
八
米
的
東
方
明

珠
塔
，
不
是
拔
地
八
十
八
層
的
金
貿
大
廈
，
而
是
橫
臥
於
蘇
州
河
與
黃
浦
江

交
匯
處
、
出
現
於
茅
盾
《
子
夜
》
和
周
而
復
《
上
海
的
早
晨
》
中
的
名
聞
遐

邇
的
外
白
渡
橋
。

一
百
五
十
多
年
前
蘇
州
河
上
沒
有
橋
，
過
河
靠
擺
渡
。
乍
浦
路
口
以
西

，
依
次
為
﹁頭
擺
渡
﹂
、
﹁二
擺
渡
﹂
、
﹁三
擺
渡
﹂
，
以
東
則
為
﹁外
擺

渡
﹂
。
一
八
五
六
年
，
英
國
人
以
一
萬
二
千
両
銀
建
﹁威
爾
斯
橋
﹂
，
華
人

過
橋
須
繳
﹁過
橋
稅
﹂
，
激
起
公
憤
。
一
八
七
三
年
，
工
部
局
在
毗
鄰
黃
浦

公
園
處
造
﹁公
園
橋
﹂
（G

arden
Bridge

of
Shang hai

）
，
因
在
﹁頭

擺
渡
﹂
以
東
，
過
橋
又
免
費
，
上
海
人
稱
﹁外
白
渡
橋
﹂
（
吳
語
﹁白
渡
﹂

與
﹁擺
渡
﹂
音
近
；
﹁白
﹂
，
不
花
錢
）
，
﹁公
園
橋
﹂
反
倒
鮮
為
人
知

了
。

外
擺
渡
橋
交
通
繁
忙
，
車
流
滾
滾
、
行
人
不
斷
。
一
項
橋
樑
交
通
流
量

統
計
顯
示
，
一
八
八
九
年
六
月
十
四
至
十
六
日
三
天
，
該
橋
共
通
過
：
一
千

六
百
三
十
三
輛
馬
車
，
二
萬
零
九
百
五
十
八
輛
黃
包
車
，
二
十
二
輛
貨
車
，

二
千
七
百
五
十
九
輛
小
車
，
二
十
七
乘
轎
子
，
三
十
八
匹
馬
，
三
萬
五
千
三

百
一
十
一
名
步
行
者
（
華
人
三
萬
三
千
六
百
六
十
六
名
，
洋
人
一
千
六
百
四

十
五
名
）
。

歷
經
數
十
年
，
老
橋
陳
舊
不
堪
，
建
造
新
橋
迫
在
眉
睫
。
一
九
○
六
年

，
新
加
坡
豪
沃
思
．
厄
斯
金
公
司
在
眾
多
機
構
角
逐
中

獲
勝
，
斥
資
一
萬
七
千
英
鎊
，
建
造
全
鋼
結
構
﹁外
白

渡
橋
﹂
。
委
託
英
國
工
程
技
術
人
員
完
成
橋
樑
設
計
和

架
構
，
鋼
件
由
英
國
克
利
夫
蘭
橋
樑
建
築
公
司
製
造
，

一
九
○
七
年
竣
工
，
較
天
津
橫
跨
海
河
的
﹁萬
國
橋
﹂

晚
出
世
五
年
。

鋼
橋
雙
孔
、
兩
跨
，
總
長
一
百
零
四
點
二
四
米
，

橋
寬
十
八
點
四
米
（
車
行
道
十
一
點
二
米
，
兩
側
人
行

道
各
三
點
六
米
）
，
載
重
二
十
噸
，
使
用
年
限
一
百
年

。
橋
上
鋪
設
有
中
國
第
一
條
電
車
軌
道
。
三
月
五
日
，

第
一
輛
電
車
﹁叮
叮
噹
噹
﹂
從
它
身
上
歡
快
地
駛
過
，

大
橋
鋼
架
下
橫
空
掛
着
的
電
車
線
不
時
爆
裂
出
碧
綠
的

火
花
，
成
了
人
們
對
老
上
海
的
永
久
記
憶
，
熟
悉
而
親

切
。

上
海
外
灘
的
建
築
特
點
是
古
典
厚
重
、
對
岸
陸
家

嘴
建
築
群
是
現
代
時
尚
，
外
白
渡
橋
的
建
築
風
格
，
則

是
歷
史
厚
重
與
現
代
簡
約
融
為
一
體
，
見
證
着
上
海
的

歷
史
滄
桑
與
百
年
變
遷
—
—

它
經
歷
過
四
．
一
二
的
腥
風
血
雨
。
一
九
二
七
年

，
周
恩
來
曾
避
亂
外
白
渡
橋
北
堍

禮
查
飯
店
，
他
對
外
白
渡
橋
一
定

有
難
忘
的
記
憶
，
以
致
建
國
後
每

次
陪
同
外
賓
來
滬
訪
問
，
登
上
海

大
廈
俯
瞰
外
白
渡
橋
，
成
為
永
遠

不
變
的
保
留
節
目
。

它
見
證
過
八
．
一
三
的
瀰
漫

硝
煙
。
一
九
三
七
年
，
日
軍
攻
陷

上
海
，
外
白
渡
橋
淪
陷
於
日
本
侵
略
者
手
中
。
荷
槍
實

彈
的
日
本
兵
在
橋
頭
放
哨
，
中
國
人
過
橋
要
畢
恭
畢
敬

向
日
本
國
旗
脫
帽
致
敬
；
稍
有
不
慎
，
即
被
罰
跪
、
毒

打
，
甚
或
遭
狼
狗
撕
咬
。

百
年
的
歷
史
積
澱
，
使
外
白
渡
橋
多
了
一
份
母
親

般
的
眷
戀
，
上
海
人
用
﹁外
白
﹂
的
近
音
字
﹁外
婆
﹂

，
親
昵
地
稱
﹁外
白
渡
橋
﹂
為
﹁外
婆
橋
﹂
；
獨
特
的

地
理
位
置
—
—
上
海
的
河
流
在
這
裡
交
匯
、
街
道
從
這

裡
延
伸
，
又
使
外
白
渡
橋
具
有
了
海
納
百
川
的
文
化
意

蘊
。

外
白
渡
橋
建
造
以
來
，
前
後
經
過
九
次
大
修
；
進

入
二
十
一
世
紀
，
已
屬
﹁超
期
服
役
﹂
，
﹁身
子
骨
﹂

不
再
﹁硬
朗
﹂
。
是
拆
除
它
嗎
？
如
果
這
樣
做
，
人
們

豈
止
是
悔
恨
？
還
會
痛
駡
、
詛
咒
甚
至
譴
責
，
因
為
這

樣
就
斷
了
上
海
的
根
脈
和
靈
魂
，
葬
送
幾
代
人
的
美
好

記
憶
。只

能
對
外
白
渡
橋
進
行
全
面
的
維
修
、
加
固
！
配

合
外
灘
綜
合
交
通
改
造
與
地
下
通
道
施
工
，
上
海
市
政

設
計
院
對
外
白
渡
橋
的
維
修
保
護
，
從
加
固
法
到
托
換

法
再
到
移
橋
法
，
﹁三
易
其
稿
﹂
，
最
終
決
定
採
用
﹁移
橋
法
﹂
：
外
表
保

持
原
貌
，
內
部
進
行
整
修
，
即
是
﹁修
舊
如
舊
﹂
。

雖
說
是
﹁修
舊
如
舊
﹂
，
工
程
卻
是
浩
大
的
：
共
更
換
鉚
釘
六
萬
三
千

顆
，
佔
全
橋
鉚
釘
總
數
的
百
分
之
四
十
；
更
換
鋼
構
件
二
百
多
噸
，
佔
全
橋

鋼
構
件
總
重
量
的
百
分
之
二
十
。
維
修
如
此
徹
底
，
外
白
渡
橋
壽
命
延
長
五

十
年
，
當
是
不
成
問
題
的
。

上
海
人
對
外
白
渡
橋
懷
有
濃
濃
的
感
情
。
去
年
四
月
六
至
七
日
，
南
北

兩
跨
橋
體
整
體
遷
移
去
民
生
路
碼
頭
﹁體
檢
和
療
傷
﹂
，
數
十
萬
上
海
居
民

前
往
送
行
；
今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至
二
十
六
日
，
橋
體
﹁回
娘
家
﹂
，
人
們
冒

着
傾
盆
大
雨
前
去
迎
接
，
在
薩
克
斯
風
名
曲
《
回
家
》
的
悠
揚
樂
曲
聲
中
，

看
着
橋
體
緩
緩
降
落
橋
墩
，
雨
水
伴
同
淚
水
流
淌
，
場
面
至
為
感
人
。

四
月
十
日
晚
，
修
整
一
新
的
外
白
渡
橋
舉
行
通
車
亮
燈
儀
式
。
被
命
名

為
﹁城
市
之
光
﹂
的
景
觀
照
明
燈
亮
起
來
，
赤
橙
黃
綠
青
藍
紫
，
全
場
雀
躍

歡
呼
。
人
們
行
走
在
帶
有
防
滑
凹
槽
、
經
得
起
日
曬
雨
淋
的
﹁龍
腦
香
﹂
木

質
地
板
人
行
道
上
，
感
受
着
老
上
海
的
濃
濃
風
情
。

如
今
，
原
汁
原
味
的
外
白
渡
橋
—
—
永
不
變
更
的
上
海
標
誌
，
靜
靜
地

橫
臥
在
蘇
州
河
上
，
同
它
周
邊
的
情
人
牆
、
上
海
大
廈
、
浦
江
飯
店
、
光
陸

大
戲
院
、
郵
政
大
樓
一
道
，
構
築
起
上
海
外
灘
的
璀
璨
風
景
，
迎
接
中
國
二

○
一
○
年
上
海
世
博
會
的
到
來
。

世界上名
字最多的人，
當屬作家，除
本名外，筆名
是作家帶光環
的名片。《我

的筆名》一書（嶽麓書社出版）
，記載了我國九十多位近當代作
家筆名的自述，林林總總，長短
不一，妙趣橫生，引人入勝。

相當一批作家的筆名都參照
魯迅的方法，魯迅筆名體現了母
子情，這是書中一批作家筆名的
現象。眾所周知，魯迅（周樹人
）的母親姓魯，用魯作為筆名首
字，母親在孝子心中的地位不言
而喻，迅，即 「愚魯而迅速」，
表達了他快捷進取之意。魯迅的
文章不僅影響了一代代人，他尊
母的筆名之法也讓眾作家傚倣，
屠岸（蔣璧厚）、袁鷹（田鍾洛
）、葛藤（陳佑華，後改用筆名
白樺）、方成（孫順潮）、彭燕
郊（陳德矩）、周南（來新夏）
等大家的筆名首字即為母姓，而
且毫不諱言靈感自魯迅筆名而來
，可見母愛的偉大和魯迅的人格
魅力。

即使不用母姓作筆名，母親
的其他特性也會體現在筆名中，
漫畫家馬得（高馬得）的母親姓
李，屬馬，恰巧他本人也是馬年
出生，與母親同一屬相，於是成
年後乾脆省去姓氏，用名字作筆
名，是對母親最好的敬意。

熱愛自然，崇尚植被，作家
筆名處處顯現綠意，蘊含古典詩情，秦綠枝（吳
承惠）出自李白詩 「秦桑低綠枝」。草嬰（盛峻
峰）取白居易 「離離原上草」詩意，喻不畏磨難
，生命頑強。綠原（劉仁甫）展現了一望無際生
機勃勃的綠色原野。端木蕻良（曹京平）指的是
北方的冬菜雪裡紅，又有 「紅糧」之意，此外他
還用過黃葉、葉之林等與植被有關的筆名。至於
白樺，更是由衷讚美這夏綠秋黃的高寒林木，這
些，不也是對大地母親崇拜的一種形式。

別以為作家們的大作動輒洋洋數萬言，筆名
都筆畫繁多，深奧難懂，其實，一些作家（漫畫
家）的筆名和他們的作品相比，反而簡練。上官
纓（潘蕪）頭兩個字是複姓，取之筆畫較少，和
喜愛的纓字組成筆名。紋石（王禮曾），由王蘊
石簡化而來。最簡單的筆名莫過於小丁（丁聰）
，作畫時不吝筆墨，筆名卻惜墨如金，從少到老
筆名不改，不僅區別於父親老丁，更有幾分幽默
感，童心未泯呢！

有不少筆名是作家信手拈來，與本名諧音，
並無他意：如易難（周翼南）、洲石（周實）、
苑青（楊靜遠本名顛倒之諧音）等。有的諧音筆
名則另有含義：潔泯（許覺民），有潔身自好，
寂然一生之意。高士其（高仕錤），恥於與貪污
腐化的舊官僚為伍， 「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
旁不要錢」是他恪守的人生準則。碧歐（蔣璧厚
的另一筆名），嚮往着在碧空自由翺翔的海鷗。
一些筆名還與其他事物諧音，頗似 「無厘頭」搞
笑：夏績祺（寫文章瞎積極，于光遠筆名之一）
、辛文芷（新聞紙也，羅孚筆名之一）、梅元、
蕭菲（美元、小費，均為葉兆言用過的筆名），
讀罷忍俊不禁。

在繁忙的工作之餘，不妨閱讀這本充滿生活
情趣和知識小品的休閑書，能鬆弛疲憊神經，平
添不少樂趣。

人固有一死。戰場上砍砍
殺殺，今天我砍你腦袋，明天
他要我人頭，算不得冤。舊時
犯了滔天大罪，滿門抄斬，誅
滅九族，那也沒辦法，誰讓你
趕上了。江州劫法場的黑旋風

李逵，那板斧不分青紅皂白一路砍來，腦袋像砍瓜
剁菜一般，也沒什麼道理好說，誰叫你愛看熱鬧，
認倒霉吧。歷朝歷代都有冤死的鬼，這不稀罕。但
有的人冤得很離奇，很無奈，頗值得說道說道，也
見人心之險惡，生死之無常。

鄭武公欲伐胡，先施美人計，以其女嫁給胡君
，來取得胡君的好感。接着，公開在大殿上問群臣
： 「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
「胡國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 「胡，兄弟之

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聽到這個消息，非
常感動，以為鄭是至愛親朋，遂不防備鄭。結果鄭
人發動突然襲擊，滅了胡國。關其思以一顆極其冤
枉的腦袋，換取了胡國的滅亡，鄭武公之殘忍奸詐
，實在是出類拔萃。只是不知以後還有哪個大臣還
敢給他獻計獻策，腦袋要緊啊。

樂羊作為魏國的將領攻打中山國。當時他的兒
子就在中山國內當官，忠心耿耿，口碑甚好。中山
國國君為了震懾樂羊，竟然把他的兒子腦袋砍掉掛
在城牆上，樂羊不為所動，繼續攻城。一計不成，
又施一計，中山國國君又把樂羊的兒子煮成人肉羮
送給他。樂羊端着肉羮一口氣喝完後，便大舉進攻
，滅了中山國。他也如法炮製，把中山國國君煮成
人肉羮。人各為其主，樂羊兒子何罪，砍他腦袋時
，不知中山國國君是否想到了自己的腦袋還能扛幾
天。

曹操， 「寧使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
，在他看來，別人的腦袋更是無足輕重，只要他需
要，想砍誰的就砍誰的，想啥時候砍就啥時候砍。

他率兵出征，連日大雨，糧道難行，糧草緊張，引起軍心浮動。他
突然心生一計，叫來正在忙於籌劃的糧草官： 「借你顆人頭來安撫
軍心。」不由分說，令人砍掉糧草官的腦袋，掛在旗杆上，宣布說
，因為糧草官貪污軍糧，被處罰致死。後續糧草馬上運到，請大家
安心。得，兢兢業業工作的糧草官不僅被曹阿瞞砍了腦袋，還落了
個 「腐敗分子」的罪名。

唐中和四年，朱全忠大擺筵席，招待李克用及其官屬。李克用
從來瞧不起流寇出身的朱全忠，就在宴席上三番五次諷刺他反覆無
常。朱全忠懷恨在心，便在夜裡派兵圍住李克用留宿的上源驛旅館
燒殺。他的一個親兵冒死回去送信求救，李克用老婆二話不說，當
場殺了這個親兵，因為她怕消息泄露出去會震驚軍心。瞧，又是一
顆冤死的腦袋，不同的是死在婦人之手，有的時候，女人要是殘忍
起來，鬚眉丈夫也自愧不如。

像這樣的冤死鬼，歷史上多得簡直無法統計，雖然死法各異，
死因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無緣無故地成了那些所謂 「雄
才大略」的君王、將軍們顯示 「才華」、施展謀略的犧牲品，糊裡
糊塗就掉了腦袋。因為在那些人眼裡，他人的腦袋並不比一個皮球
重要多少，說殺就殺，想砍便砍，只要 「大局」需要，只要有利於
「形勢」。好在這樣的歷史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只要不犯下彌天大

罪，不遇到突然災禍，不想自我了斷，我們頸上這顆腦袋的安全系
數還是很高的，絕不會莫名其妙就身首異地，這也是頗值得慶賀的
事。

小區旁邊有個公園，每天早晨
有不少老人在樹蔭下搓麻將、聊天
。有個老人，總是寂寞地坐在老人
們不遠處的石櫈上，看着他們。

老人的神色總是很憂鬱，他與
這裡的氣氛格格不入。老人曾經當

過官，曾任北方一個縣的一把手。十多年前，他在領
導位置退休回家。

老人退休後，一直不快樂。他與子女們相處並不
好，據說老人在家裡經常打官腔，仍然沿襲着當年為
官時的語氣，最後子女們都搬出去了。老人到社區辦
事，因為工作人員辦事不利索，他站在那裡給所有工

作人員上了半個小時的課。老人走後，社區主任呆掉
了，他說： 「這老人沒有一點點的包容心，這日子還
有什麼樂趣呢？」

老人後來也發現自己的問題，他摒棄以前為官時
的習氣。但是，這習氣哪裡還改得掉。

在社區裡，其他老人喜歡早起到公園裡聊聊家常
，東家長西家短，然後打打麻將，找找樂子。但他出
口就是從國際形勢談到國家形勢，專業詞彙一個接着
一個，滿口都是生硬的書面語。其他老人沒有一個願
意與他聊天的。

他其實從心底上看不起那些老人，他認為這些老
人瑣碎，沒有覺悟，只懂家長里短喋喋不休。

他雖然在這個社區裡，但他是孤立的，寂寞的。
因為他很難跳出以前那個官場圈子。一個人呆在機關
時間久了，一輩子淹沒於文件、會議、領導意志中，
就會失去自我，一旦離開了組織，他就會不知所措，
很難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面對社會、面對人生。加之
，那些奉承他的、擁護他的下屬離他而去，人走茶涼
之後，他突然發現，他被整個社會忘記了。

而一些被他看不起的普通老人，他們卻有幸福感
，要比當過高官的人強烈得多。他們整天沉浸於那些
瑣碎的生活小事中，而且為這些小事感到幸福，他們
之間還有交流，還會相約着去練練太極，打打腰鼓，
日子過得充實而快樂。

今天，我們到超級市場買東西，甚至
在網上購物，都難以感受到從前在樓下辦
館、士多，邊買豉油、豆豉鯪魚邊與老闆
聊兩句的人情味。比士多、辦館年代更久
遠的平民式買賣來自墟市裡的交易，好像
從前新界北區的居民，就會跑到上水石湖

墟及粉嶺聯和墟等地去趁墟，以買賣購置所需用品和食品，但
二者如今都成為歷史陳跡。

墟市、趕集曾是人們生活中一種交流方式，它絕對不單止
是交易這麼簡單。今日，我們若要看墟市便要回到內地，那才
可親身耳聞目睹那份趁墟（趕集）的熱鬧，才能感受到商販、
鄉民處身其中時那份躍躍的生命力。

「日中為市」 神農氏
其實，相類似的經濟活動可謂古已有之。例如《易經‧繫

辭》下篇一段有關神農氏的文字便有這樣的描述： 「日中為市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清楚講
到 「市」（集、墟等意思相近）的概念就是在一個特定時間、
聚集了各方人民與不同貨物，大家進行交易後便各散東西，而
最重要的，是最終大家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要了解這種自古流傳下來的經濟活動，絕對不能紙上談兵
，故而我們跑到廣東南雄市古墟市之一的里東墟，一於近距離
接觸，直擊報道趁墟的熱鬧盛況以及一些相關的活動。

古已有之里東墟
里東村村委會主任吳其芳的家族在里東村已居住了超過三

百年，他除了帶我們去趕集及在附近一帶參觀，更為我們說了
一點有關里東墟的發展源流： 「大部分村民的先祖來了有三百
年。從前這裡人很少，只有幾百人，但慢慢發現好 『揾食』，
於是大家都搬過來。這裡是挑伕途經的中點站，休息時要喝杯
茶，所以慢慢地搞出茶店，之後漸漸繁榮起來。」原來這兒曾
是梅關古驛道的中途站，是很多挑伕的必經之處，並因而發展
起來。

吳主任說，每次到里東墟趕集的居民多達一萬，涉及的自
然村（居民自古聚集自然形成的村落）有六十條。由於里東一
帶以農業經濟為主，而里東墟又位處中心點，故鄉民便聚過來
趕集進行買賣，這是古已有之的活動。

追着墟市四處跑
為避免墟市之間的直接競爭，不同墟市的墟期會被安排在

不同日子，互相協調。例如三個鄰近的墟市：梅嶺、里東、珠
璣，就分別在每旬的 「一，四，七」、 「二，五，八」、 「三
，六，九」等日子開市。有商販為吸納多些顧客、多賺點錢，
會當流動商販，依不同的墟期到不同的墟市「開檔」，一於追着
墟市跑。

像一名專賣DVD及小電器產品的商販黃湖南，依不同墟期
游走於梅嶺、里東、珠璣三個市集之間，每旬十日沒有墟市的
日子才休息一下，順道去補充貨品。雖然像他這類流動小販沒
有固定商店，但他與客人之間因相熟而建立的互信關係，卻成
為買賣的關鍵之一。他解釋道： 「熟客人相信我們，因為我們
長期在這兒，若貨品有問題也可以拿來更換。若到商場買就有
點難說，不一定會保，拿去換可能會說你自己弄壞了。」

另一名同樣游走於不同墟市的表匠朱光昌則說，由於生意
差故此要多跑地方： 「八十年代時還好，現在生意差，所以要
下鄉去趕集。農村比較少人用到鐘表，趕集時可以讓村民拿鐘
表來修理，這樣生意才多一點。」

新墟舊墟的交替
已有相當歷史的里東墟亦免不了要配合社會及經濟發展，

於去年被政府由原先位於老街一帶遷移到現址，改善了衞生，
並進行更嚴緊的規管，在現時新墟地帶劃出一個個攤檔範圍，
讓有需要的商販通過申請後在此做生意。雖然新墟與老街舊墟
只相隔三、四分鐘路程，但搬遷後明顯對老街的人流有影響，
大部分商戶選擇跟隨着遷移，令老街舊墟多處被丟空，不過仍
然有部分人願意留在舊地。

以前舖後居方式經營裁縫店的盧四嬌，為了配合母親不想
搬遷的想法，以及要服務附近的老主顧，故而選擇留在老街，
繼續經營。她更帶我們參觀過她舖後的老房子，並大讚老房子
讓她住得很舒適： 「老房子有老房子的好處，比新房子來得舒
服。冬暖夏涼，有時客人進來廳堂休息一下便會感到很涼快。」

高朋滿座小茶店
墟市除了讓鄉民進行交易，它同時亦是附近一帶的社區網

絡中心點，為鄉民帶來社交往來、吸收資訊、文化傳承，甚至
獲取娛樂的機會，而茶店就是他們趕集之後聚首聯誼的最佳地

點。
位於新墟旁便設有茶店，讓趕集的鄉民可以坐下喝茶聊天

。走進店內，只見氣氛熱烈一片，一班班茶友各自圍坐，興致
勃勃地邊喝茶邊高談闊論、閒話家常。且看其中幾位茶客為我
們解解話，說說為何如此熱愛喝茶：

茶客甲： 「在里東這農村地方，茶、酒就是大家的風俗習
慣，每三天逢墟期就到這兒，大家喝喝茶、喝喝酒。在家裡聊
天不好聊，於是到這裡來。」

茶客乙： 「談文藝，談生意，或是有關親人朋友的事，這
樣聊起來。沒事也聊一下，有事更要來這裡。」

茶客丙： 「有間茶店，大家有機會到這地方，聊聊天，有
個聚會點。若到其他地方就不好聊天，不好玩了。」

可見鄉民喝茶大都屬醉翁之意，聊天聯誼、互相交流資訊
為主，喝茶為副，並從而將這種習慣一代代的傳承下來。

老闆吳德芳說，茶店這地方其實是一種方便： 「讓大家聊
聊天，你住在那，我住在這，一個東、一個西，趕市時才能聚
一聚，找個地方坐，我們就提供了這種方便。」

另外，里東的茶店更提供了一種名為 「中伙店」的服務，
讓茶客可以自己買來食材，親自動手當主廚，煮一大鍋菜與茶
友分食。通過這種方式，客人可以依自己口味來烹調食物，又
有機會輪流做東，既方便又親切。

茶店亦是相親所
除了吃喝聊天，茶店亦是里東人商討其他重要事情的地方

，例如要談婚論嫁，原來亦會跑到茶店去。
年輕時當木工的老村民盧榮同，由於在當時算是有一技之

長，故有不少媒人上門為他介紹女孩子，他就曾有不少在茶館
相親的經驗。他回憶當時的情況道： 「第一次都會約在茶店見
面，介紹人為男女雙方作介紹，問大家喜不喜歡對方。男的一
般會對女方說： 『你若同意便點頭，不同意便不要點頭』。」
盧老伯就是如此娶得太太，二人更一起相守了幾十年歲月。

歷史悠久古戲台
具數百年歷史，位於里東街官道寺、鄰近舊墟的古戲台，

自古以來曾為附近村落的鄉民提供不少娛樂。這個現時屬 「省
級文物保護單位」、極具歷史價值的古戲台，曾在往昔不同的
節慶，為鄉民上演過多少悲歡離合的故事，又曾為台下的他們
帶來過多少歡笑與哀愁？然而隨着近年資訊、娛樂的普及與發
達，近年已鮮少有戲班踏足這個舞台，採訪當日所見，台前甚
至長出了雜草叢來，當然更不聞鑼鼓歡呼聲，亦不見台上台下
人。在社會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新舊興替是必然定律。像里東
墟這種自古傳承下來的墟市，鄉土得來又充滿人情味，雖然要
面對變遷，但卻絕對有保留延續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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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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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

外白渡橋：永不變更的上海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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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來有段故：趁墟趁到里東墟
撰文：呂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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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幾
顆
很
冤
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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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魯
民

里
東
墟
位
於
廣
東
北
部
南
雄
市
的
東
面
，
是
典
型
的
自

然
而
生
的
傳
統
農
村
墟
市
。

（
香
港
電
台
圖
）


